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



丛 书 名:文学史及评介
 
书    名: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7-88050-468-0/I209

定    价: 10.00元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就是中世纪的罗斯文学。这是俄罗斯文学一
个相对漫长的准备时期。由于种族演变等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不是纯
粹的俄罗斯文学，而实际上是包括后来演变为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等
的文化基因在内的东斯拉夫文学。
大约在六世纪，东欧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东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九世纪
时，氏族部落逐渐演变为公国，这些小公国多以一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封建
割据的局面。至 822 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灭了诸多小国，攻占基辅，
建立了一个东至伏尔加河、西止喀尔巴阡山的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
斯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宗教上是泛神的、多元的。
统一的大公国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
封建统治制度，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落后于东方和西欧的文明。不
过，由于基辅罗斯地处北欧至拜占庭、东方至西欧这两大文化和经济交流线
的十字交叉处，故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东西南北文化的交
融，终于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东斯拉夫文化。在外来文化中，
尤以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为最大，从绘画到建筑，从文字到宗教，拜
占庭风格对基辅罗斯都有深刻的渗透。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
教定为国家。这是一个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使俄
罗斯在宗教上接近了基督教世界，贴近了西方文化，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对
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统一的作用，同时将宗教的影响扩展到文化的各个层
面。
从十一世纪起，由于土地占有的扩大化，大、中型古代占有者开始渴望
摆脱大公的统治，封建割剧的局面开始出现。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的不断侵
优，也加速了基辅罗斯的解体。直至十三世纪，蒙古鞑靼人征服了东欧，在
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从此，俄罗斯人民开始了漫长的
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与统治者的蒙古鞑靼人斗争，同时还要抵御
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骑士军和瑞典十字军的入侵。1240 年，诺夫哥罗德大
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率俄军在涅瓦河口大败瑞典人；1242 年，他又率
军在楚德湖上与日耳曼人大战，在这次著名的“冰湖之战”中打垮了日耳曼
军。与此同时，东部的各小公国在与蒙古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莫斯
科为中心的联合体，终于，在 1380 年，由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率军在库里科沃取得了对马迈蒙古军的大胜，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又过
了一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将蒙古鞑靼人赶出了俄罗斯。1547 年，
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的封号，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虽统一了
俄罗斯，但其内部仍充满激烈的斗争，最典型的体现是 1667 年爆发了由斯捷
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俄罗斯仍显得很落
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的彼得改革。
综观长达数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在整体风格上，俄罗斯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重传统精神的保守风格，这
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上，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反对异族压迫、呼吁罗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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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
俄罗斯文学所继承。
从构成上看，俄罗斯的古代文学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民间创作、宗
教文学和王公侍卫阶层的文学等。这些成份既互相渗透，也有所排斥。其中，
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冲突，就是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尚未能完全地从宗教、历史、民间仪典等范畴中独
立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是上述多范畴之一部分，俄罗斯古代的文
学作品，也往往同时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杰作。

第二节  基辅罗斯时期及其之前的文学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大致出现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那时，拜占庭的修
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将希腊字母加以改造，创建了古斯拉夫字母。但在此之前，
俄罗斯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早已存在。
基辅罗斯的文学，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成份：仪典诗歌、史事诗（又译“壮
士歌”、“英雄歌谣”等）、传说故事和王公侍从文学等。
早期的仪典诗歌，多是与多神教的图腾崇拜仪式相关的，斯拉夫先民膜
拜森林、泉水、春天、雷电等等，为具有魔力的大自然现象献上简单的颂词，
表达他们内心的敬畏和希冀；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典诗歌也开始出
现，在婚表嫁娶、宴席节庆等场合，都有歌的出场。这些仪典诗歌，大多是
即兴式的口头创作，篇幅短小，用词自然，但由于文字的不发达，它们大多
没有留存下来，今人所能知道的，只是启来被记进编年史中的、或已融入传
统的谚语谜语格言警句等之中的碎句断片式的仪典诗歌。不过，仪典诗歌来
自古代罗斯生活的深处，因而仍具有传统意义，影响到后世文学的，不仅有
其内容，而且还包括其形式，为哭诉诗、谣曲等。
在古代，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很广。这些传说又被称为“口
头编年史”，因为在这些传说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经过
加工，后被写进了编年史，也被写进了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关于基依、
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创建基辅城的故事，关于穆斯季斯拉夫和罗杰里两位武
士决斗的故事，等等，代代相传，为今在俄罗斯仍是家喻户晓的。
在基辅罗斯建立之前，有许多俄罗斯的小公国并存。在这些公国的小朝
廷中，经常活跃着一些“职业”歌手，他们为王公们演唱，给王公们讲叙故
事，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所谓的王公侍卫文学。有人推论，后来出现的《伊
戈尔远征记》中的歌手鲍扬、甚至连这位不知名的伟大的史诗作者本人，就
是当年的“宫廷诗人”。这些人以创作为业，自然对诗歌技艺的提高颇为留
意，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技巧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公侍卫文学的内
容，大多为对王公及其力量的颂扬，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对俄罗斯的自
然和未来的歌颂。
史事诗是古代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最高峰。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但
它的存在和流传则持续了数个世纪，从基辅罗斯的建立一直到蒙古鞑靼人统
治的前期。这类诗多以某位勇士为描写对象，采用夸张、比拟等艺术手法，
表现勇士们保卫故土、战胜敌人的事迹。史事诗中最著名的勇士有多勃雷厄
亚·尼基季奇和伊尔亚’穆罗梅茨。关于前者的歌，有《多勃雷尼亚与蛇》、
《多勃雷尼亚作媒》、《多勃雷厄亚和弗拉基米尔吵架》等等。伊尔亚·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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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茨，据说原是一个瘫痪人，在喝了术士的蜜酒后成为力大无比的勇士，
他四处征战，“为了正教的信仰，/为了罗斯的土地，/为了光荣的都城基辅，
/为了孤儿寡妇和家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与多种多样的敌人决斗，甚至
不惜与王贵侍卫们为敌。史事诗中的勇士形象，是人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是
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因此，这些人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俄
罗斯人，人们在文学中再现他们，在影视和舞台上塑造他们，还用这些勇士
们的名字命名公共设施、以至新型的飞机大炮，由此亦可见史事诗之影响的
巨大和深远。
在基辅罗斯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编年史。编年史是按年代编排史实
的著作，因编年史往往收集有大量的古代传说、现成的传记和书籍史料，故
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史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作者不
仅仅是冷静旁观的治史者，他们常出面对史实和事件进行评判，并提出其政
治理想，号召读者参与行动。所以，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并不仅仅是珍贵
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它更是一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百
科全书，是留赠后世的一座座文化宝库。保存至今的，大多是后世的抄本。
在所有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在
十二世纪一十年代写成的《编年故事》。
《编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也有关于
政治事件的笔录，有外交和法律方面的文件，也有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有外
来文献的译文，也有独立成篇的文字作品（如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神学训
诫等等）。这是一个中世纪文献综合性的集成。《编年故事》决不是有关材
料机械的推积，主题和思想内容的一致，使这部作品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作者在编年史的开头写道：“此往年故事，系叙述俄罗斯土地自何处而
起，基辅最初的王公是何许人，俄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由此可见，《编年
故事》的作者是将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
的。《编年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思
想意识，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王公阶级的作为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
也是以王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经济活
动则反映较少。其次，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神的力量，
被描绘成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然而，富有文献价值的史料，
细致优美的文字和渴望俄罗斯民族统一昌盛的进步思想，却使这部作品超越
了时代，成为一尊不朽的纪念碑。
成书于 1113 年的《编年故事》，不是第一部编年史，也不是最后一部。
在基辅罗斯的之前和之后，存在过许多大小公国，而每一个公国几乎都有过
自己的编年史。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世纪左右，如基辅的洞
窟修道院的编年史。后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桦皮，一
些古老教堂墙壁上遗留的“刻痕”，都证明了古代“纪事”的存在。基辅罗
斯之后，割据一方的公国均写作了自己的编年史，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诺
夫哥罗德编年史》，《费拉基米尔一沃雷斯基编年史》等等。编年史的编写
传统，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基辅时期文学、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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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出了伊戈尔等俄
罗斯勇士的形象，表达出了反对王公内讧，维护罗斯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
马克思在读了这部史诗后曾说：“这部史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
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的作者不详，后人猜测为接近王公的某位武士或宫廷歌手。《远征
记》写到了被俘的伊戈尔于 1185 年的逃回，却没有提及随父出征的伊戈尔之
子弗拉基米尔于 1187 年逃回，学者们据此成功地将《远征记》的成书年代断
定在 1185——1187 年之间。在《远征记》诞生的年代，基辅罗斯已面临解体
的危险，各方诸候纷纷自立朝廷，封建割据加重，王公们彼此之间连年作战，
罗斯陷入纷争的灾难之中。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
乘机对罗斯进行侵优，于是，俄罗斯人与突厥人的战斗便在伏尔加河和第聂
伯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不断地进行着。1184 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曾
对南方的突厥族之一支的波洛韦茨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征讨。次年，未能参
加这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率军对波洛韦茨人进行又一次征讨。这
次征讨以失败告终，伊戈尔本人也被俘。史诗描写的就是伊戈尔这次失败的
远征。这部不足千行的史诗，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序诗和尾声外，还有主体
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执意出征，初战告捷，再战
则大败，伊戈尔被俘；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他
批评了伊戈尔的一意孤行，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异族的侵略；第
三部分写俄罗斯大地受人民之呼声的感动，帮助伊戈尔逃回了罗斯。
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
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
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
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
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
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
“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
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

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

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
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部风，
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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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
看出《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
修饰语（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
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
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
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
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
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
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
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
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
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
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
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
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
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
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一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
原稿不幸在 1812 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
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
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
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
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远征记》诞生八百
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
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
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
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
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
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
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辨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
百七十余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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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
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
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
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
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
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
斯（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
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
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
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
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
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
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
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
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
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
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
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
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
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
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
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
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
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
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
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
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
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
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
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
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
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
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
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
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
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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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故事》叙述是 1327 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
义。
1380 年 9 月 8 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
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  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
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
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
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
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
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
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会战后获
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
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
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
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
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
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
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 1185 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
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
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
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
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
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
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
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
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
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
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
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
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
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
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
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
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
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
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
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

7



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
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
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
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
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
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
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
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
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
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 1564 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
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
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
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
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
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
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
接近。《硬鳍鲈鲋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
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
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
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
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
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
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
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析，它开始挣脱中
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
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
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
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 年，
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
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
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
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
得《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
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载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
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
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
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
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
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行拥有相同的音节数，重音音节在每一行的中部，押
阴韵。波洛茨基还亲自实践了他的音切诗体，他的诗集为两个诗集，即《韵
律集》和《多彩的花园》。诗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沙皇的家庭成员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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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沙皇家庭和宫廷的人和事，也有对户外生活和人的内心的描摹。1680
年，西梅翁·波洛茨基编成了《韵体圣诗选》。这个圣诗本极受欢迎，流传
很广，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许多人用作学习课本。波洛茨基的诗歌理论和实践，
不仅丰富了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为俄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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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
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
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
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
（1687—1721 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
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
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
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
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
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
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
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
《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
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
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
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
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
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
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
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
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
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
科波维奇（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
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
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宣传改革、呼吁变革的
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
—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
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
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
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
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
（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
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
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
律（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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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
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
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
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
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
表人物。
康捷米尔（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
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
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
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该时期
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
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
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
语语法》（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
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
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
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
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
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
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
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
维科夫的《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
（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
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
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姣姣者。该杂
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
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税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
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1773 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
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
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
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
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
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
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
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
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
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
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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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划，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
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
—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
信》（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
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
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
（1744—1792）和拉季舍夫（1949—1802）。杰尔查文从叶长捷琳娜二世统
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
君王与法官》（1787—1794）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
讽刺和批判，特别是后者，作者借上帝之口教导人间的帝王君主，宣传除恶
扬善的正义思想，深受后世贵族革命家的推崇。冯维辛的剧作《纨袴子弟》
（1782）以十八世纪下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贵族
阶级中保守与先进两个阵营的激烈冲突，暴露了农奴制造成的恶果，在揭露
农奴制的弊端方面，可谓俄国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品之一。拉季舍夫被史家称
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虽出身贵族，歌颂过彼得一世的改革，
但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却因他那部宣扬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作品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比普加乔
夫更坏的暴徒”，以至被逮捕，流放，最终以自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部旅途见闻录，它采用了感伤主义文学中
最常见的体裁，介绍了俄国最普通、也就最众多的农民的生活，贴近现实，
因而也就越具有反农奴制的倾向，在艺术技巧上，作者采用了朴实的现实主
义描写。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影响。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使十八世纪的俄国从一个完
全封闭和分裂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上比较富强、精神上逐步开放的完
善的农奴制专制国家，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家机器的完备，各种矛盾也逐渐
暴露出来，在文化以及文学这个层面上，又相应产生了从对封建帝王歌功颂
德到为普通人、乃至于社会底层人呐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
史上出现了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冯维辛和拉季舍夫等一系列
杰出人物，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戏剧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
从这些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
而且还反映出俄国作家与众不同的公民意识和反抗意识，这乃是十九世纪俄
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十八世纪
的俄罗斯文学的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罗蒙诺索夫

言及俄罗斯文学形成之初和俄国文学语言的确立，不能不提及十八世纪
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于濒临白海
的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过人，但由于出身农民家庭
而被学校拒之门外。1730 年，他来到莫斯科，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考入了斯
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6 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派往彼得堡科学院，稍后又被
选派德国深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还曾求学于法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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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1741 年学成回国，从此便终身任职于科学院。
罗蒙诺索夫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他曾经对自然科学领域中多种学科
进行过研究，在物理、化学、天文、冶金、哲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用
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自然，1760 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物体的固态和液
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不灭定律，他在自然科学诸学
科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留学回国后，一直热
心教育事业，在他的倡议下，莫斯科大学于 1755 年成立，他一生的活动，都
与教育的启蒙宣传紧密相关。
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上，罗蒙诺索夫也做出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
他是俄国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是俄国
诗歌语言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实现了俄国文学史上
一次大的进步。他的诗歌名篇中，有歌颂君主宣扬爱国主义的《与阿那克里
翁的对话》，歌颂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的《攻克霍丁颂》（1739）、赞扬
彼得改革的名作《彼得大帝》（未完成），以及《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
除此，《夜思上天之伟大》（1748）和《晨思上天之伟大》（1751）也是他
的代表诗作，后两首诗虽形式同于圣经中的赞美诗，但其中所表现出的唯物
主义思想却代表了他所持的进步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阿那克里翁的对
话》是他的纲领性作品，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和他的激
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扬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他对希腊诗人阿那克
里翁说：

爱情的的思想，

不要再扰乱我的心智，

虽然我并未失去。

爱情中那股柔情；

但更能使我欢欣的

是英雄们的不朽的光荣。

在他的另一首颂诗中，他曾充满信心地呼吁着祖国未来的年轻人：

啊，在你们的时代多么幸福！

如今应该振起精神，

用你们的勤奋证明，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

诞生自己的柏拉图

和才思锐敏的牛顿⋯⋯

这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歌颂君主英明、歌颂英雄业绩、歌颂理想
追求的诗行，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因此罗蒙诺索夫又被后人称
为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典范和立法人”，在使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这一方
面，他的诗歌确实在俄国诗歌、乃至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格之先。他被人们评
价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感觉和追求”。
对祖国语言的研究成就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十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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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上半叶，由于彼得一世改革所带来的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之风，使俄国
当时的语言十分混乱。针对这种崇外的社会风气，罗蒙诺索夫写下了《修辞
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
《论俄文法律书》（1739）等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赞扬了俄罗
斯语言那种“天然的丰富、美和力量”，对当时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古斯拉
夫语和俄罗斯语并用的情况，罗蒙诺索夫科学地把词汇分为三类：一、斯拉
夫语。即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在口语中基本不用，只限于有文化人用于阅读。
二、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言共同使用的词汇。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俄罗斯
口语。他主张不同的文体应运用不同的词汇，如：高级体，即史诗、颂诗、
悲剧，就应运用第一，二类词汇；中级体，即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
歌、哀歌等，就应运用第二或三类词汇；而低级体，即喜剧、小说，就应用
第三类词汇。罗蒙诺索夫这种词汇划分和对文体的严格分类，克服了当时语
言混杂的现象，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罗蒙诺索夫对俄语旧体诗进行了
改革，提出了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的主张，这是罗蒙诺索夫
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罗蒙诺索夫提出诗体改革前（即十八世纪
初），俄国采用的是音节诗体，也就是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重音数不
限。1735 年，虽然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
一书提出重音诗体的长处，但他只提倡用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一音节为
扬抑格重音，否定抑扬格（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二音节为重音），而每
个诗行韵必须是阳韵（即倒数第二个音节押韵）。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书中，
作者对非十一或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没有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可
运用音节诗体，因此，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被认为是不彻底的。罗蒙
诺索夫的诗体改革则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
一行诗可不拘于音节数目多少，但轻重音节的排列必须规律，可以用抑扬格
或扬抑格（二音节的音步），也可运用扬抑抑格或抑扬扬格（三音节的音步），
还可以押阳韵（即最后一个音节押韵）等等。这种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乃
是一次大的解放，它是注重形式美，即诗歌的音乐感，在与内容的统一中，
体现出了语言相应的完美。

第三节  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人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
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 E·扬格的长诗《哀
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 T·格
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
《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
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
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
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
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
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
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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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划，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
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
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
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
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
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
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
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
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
1758—1789 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
（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
欧国家。1791 年至 1792 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
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
《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
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
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
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
1801—1802 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
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
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
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
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
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
“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
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
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
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
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
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
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
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
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
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
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
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
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
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
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
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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